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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妈妈一脸疑惑：“您找谁啊？”
见她没认出自己，欧阳剑喜不自

胜，说：“阿姨您不认识我了？我昨天
来过，晓珺的老师，欧阳剑。”

她有点儿傻眼，又把眼前这个人
从头到脚打量一遍，还是不敢相信，
但还是侧身，让他进来了。

顾妈妈给欧阳剑端茶倒水的时
候，还忍不住又仔细打量了来人几
眼。欧阳剑则板正地坐在沙发上，脑
子里飞快地打着草稿，半晌终于开口
了：“伯母——”

“别，我比您大不了几岁，这么叫
不合适。”顾妈妈端上茶，应了一句。

刚一开口就碰了个软钉子，欧阳
剑的思路被打乱了，一时不知道怎么
往下接。

“您来有事儿吗？”还好顾妈妈的
一个问号给他解了困。

欧阳剑立刻整理了下思路，表明
自己是专程来道歉的。

顾妈妈客客气气地说：“该道歉
的是我们，我们家老顾就那脾气，您
多包涵。”

她说话确实和老丈人不一样，但
是更感觉壁垒森严，无法渗透。

欧阳剑心里这会儿有点虚了，

说：“您客气了，错都在我，这么重要
的事情，按理说该事先向二老打声招
呼的，好端端的一顿团圆饭，被我搅
和得不欢而散了，真是抱歉！”

顾妈妈没接话，只是推了推茶杯。
无奈，欧阳剑就把自己的腹稿

娓娓道来：“二老对我跟晓珺肯定有
些误会，晓珺读研时我们确实只有
师生关系，她毕业很多年后，因为杂
志社请我撰稿，这才又联系上的。
说实话，最初我也没想到我们之间
会产生感情，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缘
分吧。我发现她比以前成熟了很
多，不管是在事业上的追求还是对
人生的态度，跟我都很相似，我们有
很多共同语言，也算是日久生情，绝
不是一时冲动而为。”

欧阳剑十分讲究遣词，说得理智
有节又发自肺腑，可顾妈妈自始至终
都只是默默听着，没有表态。

见这情形，欧阳剑只能硬着头皮
说下去，先解释自己上次太仓促，没
顾上收拾，有些失礼。想通过现在的
形象，挽回一些印象分；表明自己不
管是精神状态还是身体状态，其实都
没有他们二老想得那么不堪。还提
到自己完全有能力照顾好晓珺。

听了欧阳剑的一番告白，顾妈妈
终于开腔了。她不紧不慢地说：“欧
阳教授，您是挺能说的，可这些话您
跟我说也没用，第一我做不了我们老
头子的主，第二我也做不了我闺女的
主，我们家……”

说到一半，顾妈妈突然盯着欧阳
剑愣住了，欧阳剑的脸颊剧烈地抽搐
了一下，把老太太吓了一跳。

看到顾妈妈的表情变化，欧阳剑
也意识到不对劲，赶紧一捂脸，嘴巴
瞬间也变形了。顾妈妈忙起身去看，
欧阳剑想挡，但是话也说不清楚了，
舌头肿了。

顾妈妈急了，说：“你这是中风
了吧？”

2. 医院的风波
急诊室里，医生在给欧阳剑诊

断。顾妈妈在外面走廊上焦急地等
待着。

接到电话的顾家父女匆匆赶来，
顾晓珺抓住大夫就问什么情况。原
来，欧阳剑美容针过敏，影响了面部
神经。问题不大，吊一脱敏针，冰敷
一下患处，先观察一下。末了，医生
还对着顾妈妈感叹了几句，什么老爷
子想年轻不丢人，可哪能在美容院打

针啊！看您多朴素多自然，沧桑也是
一种美啊之类的。

老顾一听这就气不顺，直接冲进
急诊室，冲着病床上的欧阳剑吼：“你
又跑我们家装神弄鬼的想干吗？信
不信我再打你一顿！”

见状医生不乐意了，让家属留
下，其余闲杂人等都出去。

顾晓珺“自告奋勇”地当了这个
家属，不由分说地把父母往外推。顾
爸爸边退边骂：“你要造反了你，你是
谁家属啊你？”

顾晓珺担心看着病床上的欧阳
剑，头也不抬地说：“要不是你打那一
拳，他能成这样吗？他没事儿就算
了，他要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

老爷子听了又往里面冲：“怎么
着，还讹上我了？”

医生和顾妈妈一起把老爷子往
外拉。一家子闹哄哄的，旁边小护士
则看笑话似的窃窃私语：“怎么回事
儿啊，乱哄哄的？”

“这还看不出来？离异家庭，当
妈的改嫁了，闺女向着亲爹！”

听见这嚼舌头的段子，老顾更是
火大，逼问老伴到底怎么回事？她和
欧阳剑怎么搅和到一块儿的。

顾妈妈如实相告，老顾则有点不
分青红皂白了，什么你们俩岁数差不
了多少，孤男寡女一屋待着，让街坊
邻居看见了不给我丢人吗之类的话
都出来了。

好脾气的顾妈妈听到这儿也生

气了，转身走到一边不搭理他。

病房里，欧阳剑躺在床上挂着吊
瓶，手里还攥着个冰敷袋捂着麻木的
半边脸。

边上伺候着的顾晓珺看他这副
模样，既心疼，忍不住又想乐，揶揄
道：“这就是你说的惊喜啊？”

欧阳剑有点老脸没处搁的感
觉，不好意思地说：“刚开始挺管事
的，显得特年轻，谁知道……关键时
刻掉链子。”

顾晓珺挪了张凳子，在床边坐
下，问：“你究竟怎么想的？还自作
主张去找我妈，我这儿好不容易才
把我爸说动了，要跟你好好谈谈，你
倒好，我紧着搭台你紧着拆，我怎么
觉得你不是想娶我，而是拿我们家
人解闷儿呢？”

欧阳剑指了指自己的脸，这解闷
儿的代价也太大了。到这儿顾晓珺
又心疼，伸手要去拿开他脸上敷着的
冰袋。欧阳剑伸手还要拦，不想让她
看见自己的糗样。

拉扯不过，顾晓珺掰开一看，果
然，半边脸都僵了，不由得心里一阵痛。

看她这样，欧阳剑脸疼心里开

心，借机就哄开了：“没事儿，大夫说
了，过两天就消肿，保证不影响后半
辈子的婚姻生活质量。看为了娶你，
先挨了一拳，接着又挨了一针，你不
生我气了吧？”

顾晓珺帮他摁着冰袋，叹了口气，
说：“继续保持，你也别压力太大。我
摇的号先给你闺女买车吧，钻戒的事
也缓缓再说。作为惩罚，以后你的车
给我开，自个儿挤公交车去吧！”

见她不生气了，欧阳剑也高兴起
来，表示一切都没问题。

顾晓珺出来给欧阳剑倒杯水，被
他爸一把拽住了：“走，跟我回家！”

她边挣脱边说：“要回你们自己
回，大夫说今晚上要留院观察，我得
陪着他。”

“我椎间盘突出做手术在家躺了
一个月，你怎么没说伺候我啊？”老爷
子不管不顾，就要拉着闺女走。

她一手抓住走廊墙角，说：“大夫
说了，要不是你打他那拳，也不至于
成这样，父债子偿，我照顾他也是应
该的。”

顾妈妈见状也无可奈
何，说：“要不……你们回去，
我留下？” 14

连连 载载

小小说

我和县长是哥们儿
李培俊

得到上官要来当县长的消息，司马高兴疯了。司
马和上官高中时坐了三年同桌，又是室友。上官不爱
洗脚，鞋子一脱，酸臭味直上九霄，冲得司马直打喷
嚏。司马翻身而起，将光身睡觉的上官拉下床，把他
的两只脚按到水盆里。司马说，又不是制造氢弹原
子弹，洗个脚有多难？上官嘿嘿笑着，脚尖一挑，
洗脚水撩到司马脸上。司马和上官还是饭伴。人
多，吃饭和打仗差不多，必须结伴，一个负责买
菜，一个负责买饭买馍头。晚去一步，西北风都难
喝上一口。

因此，两个人的关系特铁，鞋袜子互通有无，
拉上哪件是哪件，就差伙着喊爹喊娘了。

虽是一个老师摆弄出来，上官当了县长，司马
却混得不怎么样，在小科员的位置上一蹲就是十好
几年，窝都没挪一下。上官来当县长，司马不就吉
星高照、红运当头了？

上官是自己开车来的，来得悄无声息，一下车
就把七八个同学召集到一块，在一家中档饭店弄了
一桌。司马想，今天怕是要开洋荤了，县长请客，
不上茅台也得上五粮液。谁知，上官从车子后备厢
里搬出来的却是一箱牛栏山。司马“嘁”了一声，
说，瞧你那穷酸劲，县长请客哪有用二锅头的？上
官说，你家伙想把我吃穷吗？司马说，别逗了，吃
饭用得着你县长付账？上官说，废话，你付？司马

说，县长大笔一挥不就得了。上官笑笑，在司马肩
上狠狠拍了一掌。

司马找上官办的头一件事，是给女儿安排工
作。司马女儿毕业几年了，还待在家里吃爸妈，摔
碟子打碗的心里不痛快。司马说，老同学，给你侄
女找个事干呗，我这个宝贝疙瘩呀，总嫌老爸没本
事。我要让她看看，她爸有个县长哥们儿呢。

上官答应得极是干脆，生吃白萝卜似的，咯嘣
一声应下了。隔不多久，上官电话通知司马：机会
来了，让咱女儿考村官去。

司马的女儿相当争气，笔试、面试、政审，拿
了个第二名。司马正喝着小酒庆贺呢，一盆冷水浇
到头上：女儿却被分到最偏远的乡镇最偏远的村
子。司马很是恼火，打电话给上官，你小子怎么搞
的，咋给她分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上官笑了，
说，你给我好好想想，我能害自家侄女吗？那地方
最能锻炼人，懂吗？司马说，假模假式！如果是你
女儿，你也这样？上官说，当然。

当天晚上，司马去了上官办公室。上官的家在
市里，晚上就住在办公室套间。司马带了 1 斤茶
叶，每个茶筒里塞了10张老头票。现在办事少不了
这个，亲戚朋友同学也不行。司马说，老同学，这
茶你自己喝，别送人。上官指着茶叶筒说，你只要
撅起尾巴，我就知道要屙啥屎。说吧，里面多少？

上官打开茶叶筒，把钱摔到司马怀里，说，你小子
脑子进水了？给我玩这个？

司马的脸便成了下蛋的母鸡，嗫嗫嚅嚅说，我
不是想给孩子分个好地方嘛……

上官捏出一撮茶叶，闻闻，点点头说，嗯，不
错，上等的信阳毛尖，我留下了。接着拉开抽屉，
拿出两条软壳中华烟撂给司马，说，一物换一物，
够本吧？

上官上任一年，官声不错，说他为人实在，不
玩虚的花的，拖了 4 年的断头路，在他手里通了；
索河的臭水变清了，沿河建成了休闲公园。但也有
人暗中踩他的脚后跟，甚至，把他上任请同学喝酒
的事也翻了出来。有人真到饭店查过，321元，一
清二楚，刷的是上官的银穗卡。

8月的一天，上官给司马打电话，说他要去省
城签项目合同，偏巧儿子要来县里。上官说，让我
家那小子在你家住几天行不行？司马说，咋不行，
你儿子不就我侄儿吗？放心忙你的去吧。

上官的儿子爱说，从进门那刻起，嘴就没有闲过。
司马问他做什么工作，小伙子说，公务员没考上，在顺
风快递混日子，骑辆三轮送货呢。司马说，咋不让你爸
活动活动，安排个稳定些的工作呢？小伙子来了一声：
切！我那个爸呀，我真怀疑他是不是我亲爸。司马笑
了，说，你小子怎么说话呢？你是在骂你妈知道吗？

散文

谷子的雨

王太生

是清明过后，雨棚瓦檐上，有沥沥
的雨声。有个人躺在木板床上，听到
声响，一骨碌翻身下床，顺手拿下门后
的斗笠蓑衣，哗啦一声，拉门而去，消
失在烟雾水墨里。

——这是我，一个在城里住着的
人，在清理文字的田垄墑沟，想象遇到
谷子的雨。

谷雨，谷得雨而生。《月令七十二候
集解》说：“三月中，自雨水后，土膏脉
动，今又雨其谷于水也。雨读作去声，
如雨我公田之雨。盖谷以此时播种，自
上而下也”——只有农人听到这雨声，
用一种端庄虔诚的方式去承接。

雨，是云中君。两千多年前，屈原
《九歌》中，有一群芸芸众生，扛着耕犁
农具的厚土小民，对天顶礼膜拜。谷
子的雨，打在谷物上，呈一朵花状，飞
珠四溅，也溅在农人身上，细雨沾衣。

雨水在云头积蓄蒸腾，云中君在
云之端。

在我的家乡，两千年前，出产一种
红粟，色泽微红的粟米，先民们用大锅
煮饭，侍桑弄麻，筋骨强健，我却没有
吃过热气腾腾的红粟饭。

雨水顺着植物的茎秆滑落，是一
个人在暗夜里，能够感觉到它的存在。
雨水是专为谷物准备的，幽深的旷野，
有谷物遇雨后，散发古意浓郁的清香。

这是麦子、蚕豆的呼吸，在那些农
耕的城里，气息如兰。城与谷物融为
一体，谷物的呼吸，也是城的呼吸。

我在这座千年古城里，坐上一条
船，在雨中出行，便可抵达江南。天空
中那片谷子的雨云，将隐隐后退的谷
物、桥、树和房子，点染成一片迷蒙，我
觉得最风雅的事情，是坐船到江南，去
寻谷雨茶。船尾，跟着一条胖头花鲢，
嘴里叼着一根油菜花，在桃花春水里
一上一下地凫游。

在温润的谷子的雨中，孔尚任写
《桃花扇》、沈三白写《浮生六记》、汤显
祖写《牡丹亭》……《桃花扇》这样唱
道：“你记得跨青溪半里桥，旧红板没
一条。秋水长天人过少，冷清清的落
照，剩一树柳弯腰。”谷子的雨，浸润着
谷物，也浸润着文人的心。文人是需
要谷子雨的，他们的文字，洇着烟霭，
也洇着水汽。

古人将谷雨分为三候，“第一候萍
始生；第二候鸣鸠拂其羽；第三候为戴
胜降于桑。”幽雨落田畴，绿浮萍泼泼地
生长，鸣叫的斑鸠也开始扇动着羽翼，
桑树上，偶尔会邂逅一二只戴胜鸟。

恍如一株谷物，我在这个雨水充
沛的老城，生长了几十年。老城的瓦
楞上，雨水顺着青瓦流泻，如线。看古
代谷子的雨，我在一处明代的老宅里，
从那些古树缝隙里向上仰望，看它湿
漉漉的样子。老宅里，不见谷物，它们
在墙外(墙外曾经是园田)，它们在雨水
中瓦鼓而歌——我看到的，是明朝的
谷子雨。

谷子的雨，适宜烹茶。那些从瓦
檐、水槽跌落下来的水，明晃晃地汇到
一口大水缸里，所以，郑板桥老先生喜
欢煮瓦壶天水菊花茶，农人也喝谷雨
天水茶，农人和文人一样风雅。

谷子的“谷”，细雨的“雨”。微闭
上眼睛，就可以想到谷物和雨，在这个
季节的形状。麦地生青芒，像古戏里，
一个老生的胡须，只是老生的胡须是
花白的，麦子的胡须是青的。青即墨，
这是一株谷物，在雨水的浇灌下，旺盛
生长的胡须。

我有时也模仿谷物，触摸自己的胡
须。我的那些年少时浓密的胡须，没有
掩藏浓得化不开的思想。我曾经就是
谷雨天里，一株被湿润着五脏六腑、内
心也畅快清新、喜欢雨水的简单谷子。

谷雨天，我去小镇上拜访朋友。
下雨天，他不曾出门远去。我爬上他家
的屋顶，看一条船，从桥的一端，飘过另
一端，很快便滑向细雨霏霏的油菜花丛
深处去了。在那个被雨水浸润的空间，
水声哗然，布满整个谷物的生长姿势。

荥阳杂咏

李刚太

郑武经营虢郐亡，
三川古郡置荥阳。
鸿沟壁垒兴刘汉，
牛口尘沙助李唐。
隋帝龙舟谁记取，
虎牢遗簇我收藏。
于今胜地无征战，
赋得诗词入史章。

书林漫步

爱你，用流逝
——读西屿诗集《我曾到过那片树林》

常读西屿的诗歌。通过多次与他的接触，感觉
他为人的低调、内敛，一如他诗歌的风格，不事张扬
的舒缓而深情。他是我乐于与之交往的朋友，其诗
也是我喜欢阅读的风格类型。

用了两个晚上将他的诗集《我曾到过那片树林》
读完。我说的读完，是逐字逐句的那种诵读，这是我
的习惯，也表达了我对诗歌的喜爱程度。西屿诗集
中的语言朴实无华，构思巧妙已臻浑然天成之境，加
上他内蕴沉积的丰富情感，三位一体，使得他的诗歌
呈现出一种似朝阳的彤然，有无可抑制的活力。读
到精彩处，我甚至能感觉到人在诗中，景在诗中，诗
在天光云影的斑斓中。

诗集分九辑，每一辑都有不同的主题表达。心
的律动、血的澎湃在每一辑里都能得到证明和勃
发。他对家乡的怀恋（《我们曾在那儿幸福地生活》、

《桦栎树》），对爱人的思念（《就在那个晚上》、《请允
许我谈谈夜晚》等），对社会及底层人民生活现象的
关注和言说（如《老妇人》、《我常常想起》、《人们请停
下脚步》）令人赞赏。我尤其对后两辑情有独钟，再

三品味。他对地震灾后真实景象的描说（如《布满水
渍的课本》、《废墟上的书包》），能使人在他哀婉凄楚
的写实文字里潸然泪下，也使人在他动人心魄的感
怀中叹息沉默（《废墟上的鞋子》）。他对祖国的歌颂
（如《我的祖国》、《我爱倒映着青山的绿水》），对梨花
爱人般的迷恋和赞美（《你让我看见》），以及对中国
古老的骨笛、缶、古琴、琵琶、鼓等乐器神游八荒的出
奇浪漫的想象（《远古的回响》），无不冲击着我们的
视线、耳膜和思绪，似乎一颗诗人热腾腾的心剖开了
呈现了来，见得到它的跳动和颜色。

在不同的辑子中，西屿也分散描写了自己内心

的寂寞与孤独，彷徨与忧愁。但他能不动声色地掸
去已滑落在眼角的泪珠，用只属于他自己的优美而
独特的语言，以他对生活的热情和感动，抒发着对爱
人、对亲人、对祖国的美好河山深挚而真诚的爱恋，从
而使他的诗歌艺术达到了感人至深的效果。这也是
他诗歌的高明之处之一。文字带着他的体温，他的热
烈，从往昔走到现在，还会陪着他继续走向未来。

我相信，西屿会一直在诗歌的道路上坚持走下
去，他对诗歌的热爱一如他对爱人的深情表白：“用我
的黑发／我日渐增多的白发／我额头上的岁月／深
深的刻痕／我用所有剩下的时光／爱你，用流逝。”

郑邑风物

金银花
马清贤

在荥、密、巩三市交界的浮戏山
区，盛产一种消暑解毒的中草药，名叫
金银花，又叫二花。金银花是在立夏
节后陆续开放的，花期半月左右。说
起金银二花的来历，当地人就会给你
讲上一段感人的故事：

金银二花是金花、银花二位姑娘
的名字。

在很早以前，有一年的春末夏初，
浮戏山区传瘟疫。据说是从西北的昆
仑山上跑出来一个黑风妖怪，站在五
治岭四下喷吐妖气。人们一呼吸到妖
气，就会立马感染上瘟疫，过不了十天
半月准死无疑。

环翠峪的梅山寨下，住着一户姓
马的人家，马家有金花、银花二位姑
娘。姊妹俩从小在峨眉山上学得一身
驱妖降魔的本领，当她们听说有妖精
在浮戏山兴风作怪，立即背上宝剑，星
夜兼程，来到五治岭的山坡上与妖怪
展开了激烈的搏斗。金花、银花姊妹
俩齐心协力，斗智斗勇，与黑风妖大战
了三天三夜，终于杀死了可恶的妖
怪。她们俩也因伤痕累累、精疲力竭，
而依着山石昏死过去。

妖怪被除掉了，留下的瘟疫疾病
却没有根治，乡亲们还在病魔的肆虐
中受着煎熬。累死的金花、银花二位
姑娘心系疾民，死而不倒，竟脚下生
根，身上发芽，变成了两株相同的花
草，枝蔓攀上山石，越过土坎，长出了
一丛丛、一簇簇雪白的针状花朵。

感染瘟疫的山民，吃遍山中各样
药草，不见病情好转。一个奄奄一息
的患者，忽然发现了这种奇异的小花
骨朵，就爬过去迫不及待地采摘下来，
塞进嘴里咀嚼起来。谁知，一把花骨
朵下肚，顿感浑身清爽，有了力气，也
能够站起来走路了。一传十，十传百，
人们都来采摘这种奇异的花骨朵，有
的生吃，有的拿回家去熬汤泡茶，吃了
喝了都能起到清热解毒的功效。很
快，浮戏山的瘟疫就被彻底根除了。

浮戏山的人们感谢金花、银花二
位姑娘的救命之恩，就把这种花草取
名叫“金银二花”了。中药处方与药书
上一般书写“金银花”，药房橱柜一般
书写“二花”，当地人的方言口语，则亲
昵地叫她“花儿”。

金银花是贵重药材，繁殖能力强，
易于栽培，很快，浮戏山区的漫山遍野
都被栽植了金银花，产量颇丰。据悉，
在明、清时代，环翠峪的庙子街是金银
花交易市场，客商来自两湖两广等地
区，给当地居民带来许多实惠。

魏欣

文史杂谈

闲话华表
王道清

华表是大型建筑物旁的一种壮美而庄严的装
饰。天安门前的那对华表，是用汉白玉雕刻的。它挺
拔笔直的柱身上，雕刻着精美的蟠龙流云纹饰；柱的
上部横插着一块云形长石片，一头大，一头小，远远
望去，似柱身直插云间，给人以美的享受。它是中华
的标志。

华表有着悠久的历史，相传在原始社会的尧舜
时代就出现了。那时人们在交通要道竖立木柱，作为
识别道路的标志，叫作“华表木”或“桓表”。另
外，还让人们在木柱上刻写意见，因此又叫“诽谤
木”。诽谤一词在古代是指议论是非，指责过失，
即现代的提意见，并非指造谣污蔑、恶意中伤。故

“诽谤木”类似现在的意见箱。
“诽谤木”是个什么样子呢？据崔豹《古今注·

问答释义》载：“程雅问曰：‘尧设诽谤之木，何
也？’答曰：‘今之华表木也，以横木交柱头，状
若花也，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谓之表
木，以表王之纳谏也，亦以表识衢路也’。”天安门
前的华表仍然保持了“以横木交柱头”，“形似桔
槔”的基本形制。

天安门前的一对华表，每个柱头上都有一个蹲
兽，头向宫外；天安门后面的那对华表，蹲兽的头

则朝向宫内。据传说，华表柱头上的蹲兽名叫性好
望。头向内，是希望帝王不要沉湎于纸醉金迷的宫
廷生活，它好像在对帝王说，经常出来看看你的臣
民吧，因而名叫“望帝出”；头向外，是希望帝王
不要耽恋山水，废弃政务，它好像在对出游的皇帝
说，快些回来治理朝政吧，因而名叫“望帝归”。
这种设计用心可谓良苦。自然这只是古人对君王的
一种虚幻的期望。

刘建伟 书法

太行浩气（国画） 贾又福


